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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爻起身仰天大笑，众人正惊异之间，他突地从

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向自己的心脏刺去。这一下出乎

所有人意料，空气顿时沉寂下来。

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当郭爻将匕首向自己心脏

刺下的时候，吕思突然曲指向匕首弹去，真气击在匕

首上，让匕首偏了方向。吕思之所以在郭爻生死攸关

的时候出手，就是要分辨出他的自杀行为是真是假。

郭爻浑然不觉，他将匕首自体内拔出，鲜血也随

之流出。在郭小玉撕心裂肺的呐喊声中，郭爻向吕

思惨笑道：“当年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的父母，也

对不起你，自此我们两不相欠了！哈哈……”随即摔

倒在地。郭小玉挣扎着向郭爻爬去，口中悲声唤

道：“爹爹……” 终因剧毒发作加之伤心过度，昏

死过去，众人都被眼前这惨状惊呆了。

启明仙尊瞧着吕思道：“你如今大仇得报，开心

吗？”房婷抢上前去抱住郭小玉，瞪着吕思道：“你就

是一只毒狼，我恨你！”

赵惜颜向赵惜容道：“姐姐，怎会这样，这郭爻怎

会自杀，郭角明明就是他……”

赵惜容道：“或许他只是命郭角追杀公子，没想到

郭角会有与公子玉石俱焚的想法。”

宗婉儿忽闪着大眼睛想：“原来这小子的武功如

此厉害……毒狼！淫贼！”想到他们对吕思的称呼，宗

婉儿吓得身体颤抖起来。

吕思道：“他们或许有救。” 启明仙尊闻言惊喜

道：“我怎么忘记少侠乃是当世奇人，少侠既然说他们

父女俩有救，自然有医治他们父女俩的法子。”

吕思走到郭小玉的身前，伸手封住了她身上的几

处穴道，向房婷道：“你将她抱入房中。”房婷愤怒地

瞪着吕思道：“你敢命令我，我偏偏不听。”

吕思没有理她，又走向郭爻，同样封住了他胸前

的几处穴道，向启明仙尊道：“他的伤情无碍，只需止

住血，再服用一些草药即可。”

房婷虽然嘴上强硬，但是在吕思转过头后还是将

郭小玉抱起向房中走去。

周末叫道：“你休要欺瞒我们，我老周从小到大从

未听过有人心脏被刺破而能不死的。”

众人都怀着同样的疑惑，纷纷瞧向吕思。吕思淡

然说道：“他的心脏并未破裂。”

启明仙尊问道：“你怎知郭庄主的心脏没有破

裂？”吕思叹了一口气道：“因为我用内力将匕首击偏

了方向。” 启明仙尊赞道：“玉郎君非但武功超凡绝

顶，而且心胸更是无人可比！”

吕思仰望天空道：“仙尊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可

是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却是一个不孝之子。”

启明仙尊捻须道：“令尊令堂之事我也听说过，恕

我直言，你总不能将整个汉朝臣子都视作仇人吧？”

吕思瞧着启明仙尊道：“我知道，其中是非曲直很

多，也不想牵连他人，只想手刃亲手杀害我父母之人，

难道这都不行吗？”

启明仙尊一时语塞，吕思道：“这些都是我的私人

恩怨，请前辈不要介入。”说完，大踏步向郭小玉的房

间走去。

房婷已经将郭小玉放倒在床上，并解开了冬儿的

穴道。吕思走近床边向房婷道：“把你的剑给我。”

房婷闻言惊道：“你想做什么？”

吕思瞟了她一眼没有说话，房婷嘟囔道：“想必你

也不敢伤她。”说完将佩剑抽出交给吕思。吕思接过长

剑将自己的食指划破后又将长剑还给了她，随后将食

指上的血液尽数滴入郭小玉的口中。房婷跺脚道：

“呸，恶心死了！”又讥讽道：“如果血液能医治鹤顶红

的话，人人都可医得，如此鹤顶红也就不会被称为天

下剧毒之物了。”

吕思没有理会她的言辞，吩咐冬儿将郭小玉扶正

而坐，自己在郭小玉的身后盘膝坐定后单掌抵在郭小

玉的后背催动内力为她疗伤。

房婷见吕思不搭理自己顿感受了羞辱，心中甚是

恼恨，怒骂道：“你很了不起吗？本姑娘最恨你这种人，

淫贼！伪君子！”

“住口！”启明仙尊走进房中训斥道。

“爷爷，你怎么向着外人说话，不理你了。”房婷

满腹委屈向房外跑去。文章鱼和赵宇上急忙追出。

（未完待续）

越红尘
月嘉关

端午次日凌晨，我们驱车奔赴青岛。车抵黄岛时，

薄雾尚未散尽。浩渺无垠的海面上，胶州湾跨海大桥

宛若一条飘逸的丝带，在晨曦中若隐若现。朋友握着

方向盘，不禁感慨：“这桥在苍茫大海中，显得多么孤

单又壮阔。”

如果说胶州湾跨海大桥是黄海颈间璀璨的项链，

串联起黄岛、红岛、胶州与青岛，那么青岛无疑是这条

项链上最沉甸甸的吊坠，极具分量与魅力。

崂山，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山”，海湾、海岛、礁石

相伴而生，使其成为中国海岸线上最高的山脉。《诗

经》有云：“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形容其山势雄险陡

峭，攀登辛劳，故崂山古称“劳山”。

十年前，我是徒步登崂山，如今或索道、或公交接

驳。恰逢索道检修，我们选择了“公交+徒步”的方式。

不得不赞叹青岛人的智慧，沿着崂山湾依势修建的环

山公路宽阔平坦，人车分流。过了太清宫百余步，拾级

而上，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扑面而来。高大的柏树与

黄杨倚山而立，低矮的灌木与杂草交织，满目青绿令

人心旷神怡。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吹来湿润的凉

意，飞鸟掠过，清脆鸣叫在山谷回荡。难怪古人视此

处为隐居修行之地，真乃人间仙境。

巨峰，也就是“崂顶”，是崂山的最高处。距顶峰

数米有一凉亭，供游人歇脚。崂山上有多处山泉，凉亭

后方就有山泉流过，清冽的泉水凉得直透心底。

打卡青岛，是从一杯啤酒开始的。这座城市不仅

以海滨风情醉人，更以独特的啤酒文化让人沉醉。琳

琅满目的啤酒家族齐聚一堂，数百种文创衍生品让人

目不暇接，偌大的音乐餐厅里座无虚席。

我们迫不及待融入欢乐的人潮，点了一袋新鲜的

原浆。原浆酒泡沫洁白细腻，挂杯持久，这是好啤酒的

“身份证”。说起口感，原浆浓郁微苦，果啤清甜爽口，

但最好喝的当属鲜啤。鲜啤与罐装啤酒的区别，好比

新鲜水果与水果罐头。入夜后，走在青岛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售卖散啤的小店。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路边

大排档，举杯皆是冒着气泡的欢愉。

啤酒的绝配，自然是海鲜。初来乍到，未做攻略，

我们求助AI，被推荐去一家啤酒屋。在熙攘人流中步

行约一公里，终于找到了那家店。店面寻常，室内是大

排档格局，只有四五张桌子。起初我们略感失望，怀疑

高分网评是否有水分。然而菜上桌后，疑虑顿消。

八带鱼炒韭菜中规中矩，椒盐皮皮虾却刷新了认

知，虾肉肥厚，满口生香，绝非内陆城市那种口感可

比。最惊艳的是咸蛋黄焗大虾，大虾裹满金沙般的蛋

黄，卧在酥脆的虾片上。外壳咸香酥脆，虾肉鲜甜紧

实，连底下的虾片都被我们一扫而光。酒足饭饱，返回

酒店途中，我们一致认定：这家店的高分，全靠实力。

次日参观完海军博物馆，饥渴交加。我们选了就

近的水饺店。青岛的美食离不开海鲜打底，水饺亦然。

聪明的青岛人将墨鱼、鲅鱼、海胆包进面皮，五彩斑

斓，分量十足，尽显好客山东的大气。皮薄馅鲜，咬一

口瞬间爆汁，这哪里是吃饺子，分明是在品尝海鲜。压

轴登场的海肠捞饭，是胶东特色的网红美食，也是碳

水与海鲜的完美联姻。新鲜海肠与韭菜爆炒后浇在米

饭上，汤汁浸透每一粒米，海肠脆嫩，米饭鲜香。

这家水饺店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不止于美食，

更在于墙上那张手写的“温馨提示”：咸了，淡了，不

够辣，都要跟我们说，我们帮您调整；觉得不好就换一

家，感情、生活也是，您有选择的权利；不新鲜的菜我

都扔掉了，不好的人你也不要将就；希望你吃的每一

顿饭，都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因为便宜，就像结婚是因

为爱情，而不是因为凑合。

等上菜时，我们细细读来，字字句句直抵人心。在这

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充满人情味与生活哲学的文字，

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抚慰人心。青岛之行，看了大海的

辽阔，喝了啤酒的醇厚，尝了海鲜的滋味，最终在这间

小店的一纸提示中，读懂了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底色。

我家饭桌旁有两个旧板凳，边角磨得圆润发亮。

每次看到它们，我就想起岳父，想起那年秋天，一根木

头划出的界限。

那年秋天，我筹备结婚，因为手头紧，就想着自己

打几件家具，省些钱。木料七七八八凑得差不多了，偏

偏少了几个板凳面的料。我正发愁，隔壁罗叔提醒我，

后山上大队林场里的老杉木成色好，做家具最合适。我

想想也是，便去找村长商量。听我说完，村长爽快地大

手一挥：“行，你去砍两根吧，回头补个手续就行。”

晚上在岳父家吃饭时，一高兴就把这事说了出来，

还说村长真好，答应得痛快，省下的几十块钱能给媳妇

添件新衣裳。岳父听了，筷子“啪”的一下搁在桌上，

抬起头看着我，声音沉沉的：“军生，木料买不到吗？

非要去贪大队那几十块钱的便宜，心里头能踏实？”

岳母在旁边看不下去，小声解释：“队里的杉木卖给谁

不是卖啊？村长都点头了，你干嘛怪孩子。”

“卖给谁都可以。”岳父打断她的话，“就是不能去

砍。后山的树是集体的，我在大队待了大半辈子，从没

往家里拿过一根柴火棍。你想想，今天如果军生开了口

子，明天是不是全村人都能去砍？规矩一破，人心就散

了。”媳妇眼眶红了，碗一搁就躲进了自己房里。屋里一

时没人说话，岳父起身到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我以为，婚事怕要因为这个小插曲闹得不痛快，心

里有些发愁，又不敢再提木料的事。直到第五天傍晚，

岳父从外面回来时腿上还沾着泥巴，他边擦脸边跟我

说：“军生，你明天跟我出去一趟，老彭家有几根干透

的杉木，价钱我问过了，比市价还便宜些。”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跟岳父出门了。山路上，他几

乎没说话，歇脚时忽然对我说：“军崽，不是爹不帮你，

那树是公家的。我入党早，17岁就在党旗下宣誓，公私

两个字要是分不清，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他低头紧

了紧鞋带，补了一句，“不过你们要的木头，爹怎么也

会给你弄到。”

那天在老彭家，岳父围着那几根杉木看了又看，又

跟老彭讨价还价。临走时，他自己扛了最重的那根，走

路时肩膀被压得歪向一边，额头上尽是汗。

后来，那些木料做成了两个板凳和一个衣柜。板凳

至今还摆在我家饭桌旁，边角磨得圆润发亮，坐上去

稳稳当当。每次看到它们，就想起那个秋天早晨的山

路，想起岳父扛着木头时沉默的背影。

一根木头划出的界限
刘军生

山海入怀，人间有味
朱秀丽


